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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学人格对宋代山水画审美理想的影响

研究宋代山水画，我们会发现其呈现出一个显著的审美

理想——追求理趣。这一变化固然有山水画作为一门独立的

艺术而具备自身的发展逻辑，但同时也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外

在原因。诚如丹纳所言：“自然界有它的气候，气候的变化

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；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，它的变

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。”“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

态，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。”[1]我们翻

开中国哲学史，可以看到山水画审美理想的变化时期，正是

影响中国社会近千年的理学的流布时期，“北宋五子”、南

宋朱子、象山之学一跃成为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。而

山水画在宋代一跃成为绘画主流，且从独立之日起，就担负

着“畅神”、“以形媚道”（宗炳《画山水序》）的功能，

较之人物、花鸟与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的联系更直接更丰

富。人不能完全脱离其所生存的文化环境，更况心性敏感、

精神丰富的艺术家。两宋时期的艺术家、艺术理论家们是难

以置身于理学这一“时代精神气候”之外的。那么，当我们

研究宋代山水画时，就不能不面对理学对它的影响。

中国传统儒学对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、自我修养是极

其关注的，高尚人格的培养与成就、人性的修养与完善是先

[ 1 ]（法）丹纳

《艺术哲学》，人民

文学出版社，1963年

版，第9页，第6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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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儒学的重心所在。然而，从汉代到唐代，先秦儒学的这一

内容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，也缺乏普遍的群体社会实践。中

唐以后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社会的动乱、道德的沦

丧、价值体系的崩溃……冲击着人们的生存与生活，人们陷

入了精神的危机。士风更是江河日下，士大夫群体的人格、

气节降到了低谷。就像钱穆先生所指出的：“进士轻薄，成

为晚唐社会及政治上的一大恶态。”[2]在这种形势下，对士

人人格气节的重建成为整个社会包括士人自己的迫切要求。

萌发于中唐的理学，在宋代找到了它成长的土壤。它以儒家

思想为中心，融合了释、道学说，开始了对原始儒学的复

兴。宋代理学虽分为“气学”（张载为代表）、“数学”

（邵雍为代表）、“理学”（程颐、朱熹为代表）、“心

学”（陆九渊为代表）几个不同派别，但他们具有一个共同

的特点，即以儒家的圣人为理想人格，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

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。

虽然理学的出发点与目的，是复兴儒学、弘扬理义、维

护社会的纲常伦理。但理学家们所倡导的理想人格不仅仅是

社会伦理的内涵，它包含着对人生形而上的思考，所追求的

是与天同体的自我超越的理想，要抵达的是一个超越了世俗

的贫贱富贵在“理”中畅游的“天地境界”（冯友兰语）。

程颢有诗：“云淡风轻近午天，傍花随柳过前川。旁人不识

予心乐，将谓偷闲学少年。”（《春日偶成》）其弟子谢良

佐（1050－1103）赞曰：“看他胸怀真是好，与曾点底事一

般。”诚哉斯言。

理学的圣人人格观并不是要人们安贫乐道、贫贱不移，

孔颜之乐是一种“大乐”，是一种“与理为一”“涵泳于

天理之中”的境界，在这一境界中人已完全消融在永恒而

无限的“天人之际”中了。对孔颜乐处的这种把握使理学

[ 2 ] 钱 穆 《 国

史 新 论 · 中 国 知 识

分 子 》 ， 生 活 · 新

知·读书三联书店，

2001年版，第161页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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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格最终和理学的基本范畴——理联系在一起，并以此作

为归宿。要更深层地理解理学人格须弄清“理”的内涵。

以“理”为基础建构新的哲学始于二程。程颢提出：“天

者，理也”，“有道有理，天人一也，更不分别。”[3]这表

明他所体认的理是一个形而上的存在，天下万物都有理存于

其中；天理是一个贯通自然与社会的普遍原理，这个普遍原

理是天人合一的基础。后来又提出“性即理”，认为人性就

是禀受天地之理。张载也说：“万物皆有理，若不知穷理，

如梦过一生。”（《横渠学案》下）陆九渊肯定“心即是

理”，“心外无理”，强调内心的道德准则与宇宙普遍之理

的同一性，并且言明：“此理在宇宙间，未尝有所隐遁，天

地之所以为天地者，顺此理而无私焉耳。人与天地并立而为

三极，安得自私而不顺此理哉。”[4]朱熹更是以“理”为本

体构成了庞大的哲学体系：“未有天地之先，毕竟也只是

理，有此理便有此天地，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，无人无物，

都无该载了。”[5]“事事都有一个极至之理。”[6]这些论述

虽然角度不同，但思辨的对象都是无形无迹、空静虚廓的精

神形式，表现出对形而上世界（精神、灵魂、理性等）的强

烈关注和追索。他们对孔颜之乐的解读，是认为圣人超越了

世俗的存在，而在一个形而上的世界——理中安顿了自己的

灵魂。在这个世界里，“乾称父，坤称母，予兹藐焉，乃混

然中处。故天地之塞吾其体，天地之帅吾其性。民吾同胞，

物吾与也……富贵福泽，将厚吾之生也。贫贱忧戚，庸玉女

于成也。存，吾顺事；没，吾宁也。”[7]这是一个万物一体

的境界，个人的生死、荣辱在广大的宇宙运行面前变得微不

足道。理学家把理想人格的塑造纳入到“理”的范畴，这种

对人生境界形而上的思考映印到山水画的审美理想上就是对

“理”的趣味的推崇。宋代山水旨在表现人与天地万物的融

[ 3 ] 《 程 氏 遗

书》卷二上，《二程

集 》 ， 中 华 书 局 ，

1981年版，第132

页，第22页。

[ 4 ] 《 与 朱 济

道》，《陆九渊集》

卷十一，中华书局，

1980年标点本，第142

页。

[5]《朱子语类》

卷 一 ， 中 华 书 局 ，

1986年版，第1页。

[6]《朱子语类》

卷 三 ， 中 华 书 局 ，

1986年版，第36页。

[ 7 ]  张 载 《 正

蒙·乾称篇》，《张

载 集 》 ， 中 华 书 局

1978年版，第6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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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，捕捉的是人在自然中的一丝意绪。审美主体的情怀已融

入到了无限的宇宙中，他们以一种“普遍的生命观”去关

照自然山水，用轻烟淡岚、茂林远岫来表现宇宙的浩瀚和 

神秘。

虽然山水画学中的“理”和理学的“理”含义不完全

相同，但它无疑是理学这个时代强音中的一个音符。朱子

所谓“理一分殊”“月印万川”，山水画学中的“理”只不

过是“理”的一个存在形式。近代国画研究专家郑昶指出：

“宋人之画论，以讲理为主，欲以理以求神趣。”[8]此确为

中的之论。宋代各画科普遍强调“理”的趣味，山水画尤

然。画家笔下的层峦叠嶂、烟柳渔浦、寒林远水表达的是创

作主体对世界与人生的思考，以有形之象呈现内在之理，画

家在“理趣”的玩味中得到性情的陶染和灵魂的提升。理论

家论画也是以“理”作切入点，品评画家是否把握和传达了

“理”。“理”作为万物存在的法则，在山水画论及创作中

得到了极大的重视。从这个角度讲，“理趣”成为宋代山水

的审美理想。

北宋以前画学谈理者相对较少，绘画被视为一种关

于形的技巧，如西晋陆机所说的“存形莫善于画”（《文

赋》）。南朝宗炳（375－443）“山水以形媚道”“山水质

有而趣灵”“应会感神，神超理得”（《画山水序》）的

观念，因当时山水画的不成熟并未成占主流地位的画论。时

至宋代，画论中“理”的概念大增。宋人品画常以“理”论

之。如郭若虚《论妇女形相》：“历观古名士，画金童玉女

及神仙星官，中有妇人形相者，貌虽端严，神必清古，自有

威重俨然之色，使人见则肃恭，有归仰之心。今之画者，

但贵其姱丽之容，是取悦于众目，不达画之理趣也。”[9]指

出当世之画未能画出妇人之美的“所以然”来。理学家张

[8] 郑昶《中国画

学全史》，上海书画

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

第281页。

[9] 郭若虚《图画

见闻志》卷一之《论

妇人形相》。于安澜

编《画史丛书》第一

册，上海人民美术出

版社，1963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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栻（1133－1180）曾说：“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，其所以然

者，天之理也。”故而说“今之画者”不达“理趣”。沈

括（1031－1095）论王维的“雪中芭蕉”，“世之观画者，

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，至奥理冥造者，罕

见其人。”“雪中芭蕉”“乃得心应手，意到便成，故造

理入神，迥得天意，此难与俗人论也。”（《梦溪笔谈》

卷十七）他强调观画当观其是否合“理”，而不能苛求形

与相。董逌（北宋，生卒年不详）明确表示：“观物者莫

先穷理，理有在者，可以尽察，不必求于形似之间也。”

（《广川画跋》）至于山水画，以“理”论画更是比比皆

是。欧阳修、苏轼、郭熙、米芾、王诜、韩拙、张怀、董

逌、邓椿等都有精辟的论述或点评。欧阳修云：“萧条淡

泊，此难画之意，画者得之，览者未必识也。故飞走迟速，

意近之物易见，而闲和严静，趣远之心难形。若乃高下向

背，远近重复，此画工之艺耳，非精鉴之事也。”[10]这段

话在两宋画坛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此论显然是针对山水画而

言，难画的“萧条淡泊”之意，难形的“闲和严静、趣远之

心”，即是“理”。画家要画出这个“理”，就必须超越具

体的“形”，在物我合一中得到它。郭熙指出，创作山水

画，“欲夺其造化，则莫神于好，莫精于勤，莫大于饱游饫

看，历历罗列于胸中。”“身即山川而取之，则山水之意度

见矣。”（《林泉高致·山水训》）这里的“造化”“意

度”均为山水之“理”，它存于山水的形迹之中，若表现此

“理”，则须“身与山化”，才能表现大自然的真相。这些

无疑是和“理学人格”中所包含的“天人之际”的因素是一

脉相承的。韩拙（北宋，生卒年不详）的《山水纯全集》是

一部实用性、系统性很强的山水画专著。韩拙在徽宗时任画

院待诏，善画山水、窠石，此书是其画山水的体会、方法的

[10] 欧阳修《试

笔》，见《佩文斋书

画谱》。周积寅《中

国画论辑要》，江苏

美术出版社，2005年

版，第25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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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结。他在书中多处以“理”作切入点来论述：“天地之

间，虽事之多，有条则不紊；物之众，有序则不杂。盖各有

理之所寓耳。观画之理，非融心神、善缣素、精通博览者，

不能达是理也。”[11]强调了绘画、观画的重心都是物象所

寓的那个“理”。谈画云之法：“善绘于此者，则得四时之

真气，造化之妙理，故不可逆其岚光而顺其物理也。”谈画

家的认知：“观四时景物，务要明乎物理”；谈鉴赏：优秀

的山水画要“生意纯而物理顺”……我们看到，韩拙运用

“物”“理”“气”的概念来论画，而这与理学的“理气

说”是相通的。朱熹这样论述三者的关系：“天地之间，有

理有气。理也者，形而上之道也，生物之本也；气也者，形

而下之器也，生物之具也。”[12]韩拙无疑接受了理学家的

思想，绘画、鉴画要透过山水的表层，把握内含的“理”与

“气”，才能出天理之奥妙，得天地之纯全。张怀在为此书

所写后序中也大谈了“理”之于画的重要：

而人为万物最灵者也，故人之于画，造乎理者，能尽物

之妙；昧乎理，则失物之真。何哉？盖天性之机也。性者天

所赋之体，机者至神之用，机之一发，万变生焉。惟画造其

理者，能因性之自然，究物之微妙，心会神融，默契动静，

挥一毫，显于万象，则形质动荡，气韵飘然矣。故昧于理

者，心为绪使，性为物迁，汩于尘坌，扰于利役，徒为笔墨

之所使耳，安足以语天地之真哉！[13]

这是一篇很明显的引理学的性理之学入画学的议论。宋

代理学将“性”与“理”结合起来，创立了“性理说”。二

程的“性即理也”，从人性论上说，就是强调人之本性不仅

与道德法则，而且与宇宙普遍法则完全一致。朱熹也认为人

[11]［宋］韩拙

《山水纯全集·论观

画 别 识 》 ， 杨 大 年

《 中 国 历 代 画 论 采

英》，江苏教育出版

社，2005年版，第61

页。

[12] 朱熹《答黄

道夫》，《朱文公文

集》卷五十八。引自

陈来《宋明理学》，

华 东 师 大 出 版 社 ，

2004年版，第127页。

[13]［宋］张怀

《 山 水 纯 全 集 · 后

序》，《中国历代画

论采英》，江苏教育

出版社，2005年版，

第6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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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物之性都是从天禀受而来。理学家将这二者结合起来，从

而建立起道德世界和自然世界的统一体。张怀在此论述缘性

造理，以理得神、得气韵，其理论的落脚点显然在理学，并

且和理学所推崇的重人格修养有着相同的理论基础。

苏东坡在《净因院画记》中针对山水画的“常理”之失

所作的一段论述，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极大。

余尝论画，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。至于山石树

木，水波烟云，虽无常形，而有常理。常形之失，人皆知

之。常理之不当，虽晓画者有不知。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

者，必托于无常形者也。虽然，常形之失，止于所失，而不

能病其全，若常理之不当，则举废之矣。以其形之无常，是

以其理不可不谨也。世之工人，或能曲尽其形，而至于其

理，非高人逸才不能辨也。[14]

苏轼认为，山水画的审美对象——山水、树石、烟云，

虽处于变化之中，没有“常形”，但有“常理”，绘画就是

要表现这个内在的“理”。因为山水、树石、烟云变化莫

测、虚无缥缈，所以，若想曲尽其妙，就必须认真对待它

们内含的那个恒常的“理”。这个“常理”是物之“所以然

者”，既是“物理”，也是“天理”，是万物存在的根本。

认识事物，不仅在其形，更重要的是在其理。他说：“圣人

之所学矣，以其所见者，推至其所不见者。”（《东坡集》

卷七）可见的是“形”，不可见的是“理”，缘“形”而入

“理”。绘画就是“形”与“理”的统一。虽然苏轼因性格

不合，和理学家多有相向，但他的关于形与理的论述，不能

不说是受到理学思维模式和理学观念的影响。

虽然画家、评论家眼里的“理”和理学家的“理”并不

[14 ]  苏轼《净

因院画记》，朱良志

《 中 国 美 学 名 著 导

读》，北京大学出版

社，2004年版，第152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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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5]［清］朱若极

《石涛画语录·山川

章第八》，《中国历

代画论采英》P138，

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，

2005年版，第138页。

[16] 陈竹、曾祖

荫《中国古代艺术范

畴体系》，华中师大

出版社，2003年版，

第479页。

完全吻合，但前者无疑是理学这一哲学思潮中的一朵浪花。

画理说也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方向和审美风格产生了重大影

响。石涛（1640－约1718）言：“得乾坤之理者，山川之质

也。得笔墨之法者，山川之饰也。知其饰而非理，其理危

矣。知其质而非法，其法微矣。是故古人知其微危，必获于

一。”[15]可谓是宋代理学人格数百年之后的回响。

我们品味宋代山水，常常会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哲理

之思，笔墨中蕴含着令人玩味再三的意味。画家不仅用笔墨

表现他们的所感，而且表现他们的所思。这种关于天地人生

的思考，给他们的画带来了“理”的趣味。正是由于有这份

“趣味”的存在，才使抽象的、无形的“理”润泽起来，从

而化为艺术作品的一种审美因素。

“所谓理趣，就是要求艺术作品表现‘理’必须有情

趣，有韵味。”[16]一些理学家的诗颇得此道。如程颢《秋

日偶成二首》之二：“闲来无事不从容，睡觉东窗日已红。

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。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

入风云变态中。富贵不淫贫贱乐，男儿到次是豪雄。”虽

有理语，但诗中不乏生动自足的艺术形象，故甚有理趣。

理学家杨万里（1127－1206）常在自然中求理趣：“漏泄春

光有阿亨，一双诗眼太乖生。草根未响渠先觉，不待黄鹂

第一声。”（《题胡季亨观生亭》）朱熹的“等闲识得春风

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，亦寓意隽永，理趣无涯。这些说理

诗把理寓于意象中，言理而有意境，完全不同于邵雍“天道

有消长，地道有险夷。人道有兴废，物道有盛衰。”之类的

“理障”诗。在宋代艺术理论中，标榜“理趣”的主要是诗

论和画论。如，前所述郭若虚之论；另外，韩拙《山水纯全

集·论用笔墨格法气韵之病》云：“其笔太粗，则寡于理

趣；其笔太细，则绝乎气韵。”官至刑部尚书的理学家包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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